
提升民族精神的诗史

——唐代有关吐蕃诗歌的一个侧面

王树森 余恕诚

内容提要 ： 唐代有关吐蕃诗歌是
一

部培育 民族精神的诗史 ， 它通过对唐与吐

蕃两个半世纪交流碰撞历 史 的纪录 ，展现 了 中华民族直面挑战的血性担 当
、不 离 不

弃的执着 守望 、
正视矛盾的 自 我省察与和谐 包容的博大胸怀 。 依靠其坚强 支撑 ， 中

华民族不仅从未被苦难征服 相反却在奋斗 中受到锻炼 ，
获得提升 铸就辉煌 。

关 键 词 ： 血性 守望 自 省 胸怀

自 世纪初起 ，
直至 世纪中叶 ，在广袤的 中 国大地上 ，

曾上演过
一幕由 中原李唐王朝

与高原吐蕃政权所主导的 兄弟 民族从交流碰撞走向认同融合的长篇历史正剧 。 这段波澜壮

阔的 民族关系史 不仅被详实记录在各类汉藏历史典籍中， 当时正处高潮的诗歌 也予以

了持久而深入的关注 。 唐代有关吐蕃诗歌的总量在
一

千三百首左右 ，具有重大的诗史意义 。

不仅因 为它们记录了两百多年里兄弟 民族之间歌与泪共存 、酒筵与诈局并见 ，彩礼仪仗与兵

戈剑戟同在 兄弟 阋墙交织的细节 ，更在于反映中华民族在精神上心理上受到的砥砺磨练 。

本文将唐代有关吐蕃诗歌看成一部提升民族精神的诗史 ， 研究其在民族精神培育 中的重要

意义 。

① 唐与 吐蕃的 关 系 史 ， 自 唐 太 宗 贞观八年 吐 蕃松赞干布遣使来唐 ，
唐 太 宗 随即 命使回访拉开帷

幕
，
到唐武宗 会昌 年间 朗达玛被 害 ，

吐蕃衰散 ，
继而 宣 宗 大 中 三年 （

之后
，
秦 、 原 、 安 乐等三 州七 关 回 归

，

张议潮所领导的 归 义 军 向唐贡献河西十
一

州 图籍 ，
始告

一段落 。

② 如 《新唐 书 》《
旧唐 书 》 《资治 通鉴》 《册府元 电 〈敦煌吐蕃历 史文书 》 《

吐蕃僧诤记》等 。

③ 其 中
，清编 《全唐诗》

北京 ： 中华书局 ，
年 载九百余首 。 陈 尚君辑校《

全唐诗补编 》 北京 ： 中华 书

局 ， 年 ）
、徐俊辑校《敦煌诗集残卷辑考 》 （

北京 ： 中 华书局
，

年 ） 、 项 楚校 注《王梵志诗校注》 增订本 ）

上海 ：上海古籍 出版社
，

年 ） 、任半塘编著 《敦煌歌辞总编 》
上海 ：

上海 古籍 出版社 年 ）诸书
，
共 录

有不见 于传世文献的有 关吐蕃诗歌四百首左右 ，
本文所引诗歌 ，均 出 自 上列 诸书 ，

不 再另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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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面挑战的血性担当

历史上的中原民族 行为方式上偏于敦厚而刚健或有所不足 。

一

旦遭遇外部竞争 ，有时

会选择以退让妥协换来相安无事 。 相形而下 在唐代中原王朝与吐蕃等民族政权所展开的

角力中 各方则表现出
一

份难得的血性担当 、英风豪气 ，这对提升全民族精神品质 ，起到了推

动作用 。唐初 李世民曾在较短时间 内令周边臣服 也奠定了强大的 自信心和 自豪感。但由于

吐蕃的勃兴 ，并积极东 向争胜 ，使唐的权威受到挑战 。 压力之下 中原诗人的豪情瞬间被激

起。初唐崔融说 ：

“
一朝弃笔砚 十年操矛戟 。 岂要黄河誓 ，须勒燕然石

”

《塞垣行》 ） ， 自豪于投

笔从戎的人生选择 ，
希望解除外患 、纪功而还 ；

骆宾王 曾从军西域 ，连作十余首诗歌 激情昂

扬 ：

“

平生一顾重 意气溢三军 。
⋯ ⋯不求生人塞 ，唯当死报君

”

《从军行》 这些诗句 象征着

民族血性的壮丽回归 。

中华民族直面挑战 、勇于担当的精神品格 ，在盛唐边塞诗中得到了酣畅淋漓的展现 。 由

于盛唐时期的西北战事 ，更多缘于反制吐蕃扩张 ，对中原王朝而言 带有
一

定 自卫性质 诗人

们对战争表现得更为积极 。 高适 《同李员外贺哥舒大夫破九曲之作 》 、岑参《献封大夫破播仙

歌六章》等作 ’都将唐对吐蕃军事胜利的欢庆喜悦乃至骄傲自矜②
渲染至于极致 。 王昌龄诗

云 ：

“

黄沙百战穿金 甲 ，不破楼兰终不还
”

《从军行 》其四 ） ，或许今天需要摒弃的大民族主义

情绪 ，但渗透其中的保卫家园的爱国感情 、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 在时过境迁之后 ，无疑 已经

内化成包括汉藏两族在内 ，全民族共同继承与依靠的精神财富 。

伴随着对战争的伦理认同 盛唐边塞诗中竭力讴歌广大边防将士的英勇 、谋略与牺牲 。

王维的《陇西行》《出塞作》 以热烈的笔墨 ，塑造了
一个个走马扬鞭 、射雕渡辽的勇士形象

；
其

《老将行》中的那位沙场老将 ’本已弃置衰朽 ，学古人种柳卖瓜 ，
但当边疆烽火再度燃起 却又

立刻容光焕发 ，跃跃欲试 。玄宗后期 ，对于哥舒翰 、高仙芝等边疆主将的赞美成为诗人抒发情

怀的重要依托 。 高适说哥舒翰
“

威棱慑沙漠 高义感乾坤
”

《同李员外贺哥舒大夫破九曲之

作》 李白将哥舒翰称为英才 ，言其
“

浩荡深谋喷江海 ，纵横逸气走风雷 。丈夫立身有如此 ，

一

呼三军皆披靡 。

”

《述德兼陈情上哥舒大夫》 其中 自然有不当甚至谀颂之处 。 但是若联系王

昌龄
“

但使龙城飞将在 ，不教胡马度阴 山
”

《出塞》 的诗句 则可知其背后饱含着中原对于 良

① 周代始祖古公亶父主动避让戎狄等族的袭扰 ，
迁居岐下的故事 在 《诗经 大雅 緜》及《

孟子 梁惠王

下
》等先秦文献中

，
均有追述 。 西晋末年的

“

五胡乱华
”

导致 中原大地
“

衣冠南 奔
”

， 两 宋面对辽金等 北方王朝

的金戈铁马
，
只 能选择称 臣割地 ，

以 至汉族文人沉痛哀叹 。

② 开元天 宝年间
，
唐王朝在西域展开的军事行动 ，

虽不是直接与吐蕃碰撞
，
背后也有显著的吐蕃因 素影

响 ，对此 笔者将另 文予 以论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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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对于英雄的深切呼唤。

盛唐文士热衷赴边 ，李白 曾感叹
“

安西幕府多才雄
”

《送程刘二侍御兼独孤判官》 ，军幕

文士之盛可见
一斑 。 盛唐送人从军边塞的诗歌很多 王维赠诗宇文三

“

当令犬戎国 ，朝聘学

昆邪
”

《送宇文三赴河西充行军司马 》 ） ，又嘱附平淡然
“

当令外国使 ，知饮月 氏头 。

”

《送平

淡然判官 》 李白送郑灌 ，有
“

丈夫赌命报天子 ， 当斩胡头衣锦回
”

《送外甥郑灌从军三首》其

一

） 、

“

斩胡血变黄河水 枭首当悬白鹊旗
”

（ 同上 ， 其三 这样极富鼓动性的 寄语 。 虽是以杀伐

相勉励 ，
却出 自 强烈的 家园热忱 。诗人 自 己也积极寻求献身沙场的机会 ，杜甫作 《投赠哥舒开

府翰二十韵 》诗 中云 ：

“

军事留孙楚 ，行间识 吕蒙 。 防身
一

长剑 将欲倚崆峒 。

”

向哥舒翰表 白

向往人幕立功的心迹 。 而高适 、寄参
、
王昌龄等诗人 ， 则确实亲赴边塞。

“

万里奉王事
一

身无

所求 。也知塞垣苦 ， 岂为妻子谋
”

《初过陇山途 中呈宇文判官》 ） 、

“

丈夫三十未富贵 岂能终 日

守笔砚
”

《银山碛西馆 》 ） 、

“

功名只 向马上取 ，真是英雄
一

丈夫
”

《送李副使赴碛西官军 》 ，岑

参的这些诗句 ，
代表着

一

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共同追求 奏响了
一

曲时代强音 ，
民族强音 让

一

个原本偏于静默的 民族 ，瞬间爆发出强大的精神张力 。 中唐戎昱 、李益 、卢纶等人的边塞诗 ，

依然充满豪情 。 此后类似于
“

未收天子河湟地 ，
不拟回头望故乡

”

令狐楚 《年少行四首 》其

四 ） 、

“

儿当速成大
，
探雏人虎穴 。 当为万户侯

，
勿守一经帙

”

李商隐《骄儿诗》 这样激昂的声

音 ，都能让人听到盛唐边塞诗的 回响 。

盛唐边塞诗所唱出 的英雄赞歌 ， 反映了中原社会直面挑战的勇气 ， 其实不独 内地 ，
边疆

亦然 。 敦煌伯 卷
“

《张淮深变文》末附诗七首
”

，
以热烈而又充满敬意的笔触表彰 了西北

民族地方首领的赫赫武功 ：

“

天生神将口英谋 ，南破西戎北扫胡 。 万里能令烽火灭 百城黔首

贺来苏
” “

年初弱冠即登庸 ，
匹马单枪突九重 。 曾 向祁连□□□ 几回大漠虏元驼

”

，其豪情健

骨 ，置诸盛唐一流边塞诗中 ，
也毫不逊色 。 伯 张文彻 《龙泉神剑歌 》长诗所提及的张西

豹 、 阴仁贵 、
罗通达

， 同卷同人
“

阙题三首
”

所歌咏的三位将军
——

吕万盈 、罗俊诚与慕容氏 ，

反映出广大边疆地区 民众 在长期奋斗的过程中 ， 同样培育起英雄主义的价值取 向 。 正是 由

于不论何处 ， 都能 自觉而坚定地信仰 、依靠这种令人动容 的血性担 当 ，从来都不会动摇古老

的中华民族用鲜血和精神铸就起的钢铁长城 。

不离不弃的执着守望

唐代有关吐蕃诗歌还诠释 了在困境中依然不轻言放弃的坚定信念 。 吐蕃与唐的竞争 ， 在

中唐以后 焦点是持续近九十年的河湟危机 。诗坛上 收复失地 、解救遗民的呼声也因此鼓荡

百年 。早在河湟沦陷之初 ’
杜甫即表达对于唐室的坚定信心 ， 警告吐蕃停止寇扰蚕食行为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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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年间 ， 由于吐蕃进攻
一

度受挫 ，更显著增强中原社会的希望 ：

“

北逐驱獯虏 、西临复旧疆
”

李益《从军有苦乐行 》 、

“

朔野长城闭 ，河源旧路通
”

戎昱《泾州观元戎出师 》 的高歌此起彼

伏 。 当时唐蕃尽管鏖战 但仍未废通使 ， 因而很多诗人在送别入蕃使诗歌中频频表达对于故

地遗民的牵念不舍
“

汉垒今犹在 ，遥知路不迷
”

郎士元 《送阳 中丞和蕃》 ） 、

“

旧 国无由到 ，烦

君下马题 李益《送常鲁侍御使西蕃寄题西州 》 ） 、

“

此去多应收故地 ，宁辞沙塞往来频
”

韦应

物 《送常侍御鲁却使西蕃 》 ） ，直至晚唐 ，李商隐 、杜牧仍在诗中不断表示对于河湟回归的信心

与期待 。 这种信心与期待 看似无力 却制约着故地遗民被彻底放弃的企图 ，具有
一

种可贵的

精神 。

河湟沦陷百年 ，
除了广大内地军民始终未放弃收复失地的努力外 生活在沦陷区的唐朝

遗民同样没有轻易屈从 ，
依然顽强坚守本民族文化传统 依然坚信终究会有人来解救 。 贞元

二十年 ， 吕温奉使吐蕃途中
，
留下 《题河州赤岸桥 》与《经河源军汉村作》二诗 ，前诗云 ：

左南桥上见河州 ，遗老相依赤岸头 。 匝塞歌钟受恩者 ，谁怜披发哭东 流。

后诗云 ：

行行忽到 旧 河源 ，城外千家作汉村 。樵采未侵征虏墓 耕耘犹就破羌屯 。金汤 天

险长全设 ，伏腊华风亦暗存 。 暂住单车空下 泪 ，有心无力 复何言 。

使节经停当地 ，遗民们相互扶持候于道旁 希望能与之交谈问讯 打探来 自东方的消息 。

尽管已是披发左衽 ，依然向东恸哭 ，
不忘中原 。 不仅如此 广大遗民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 ，聚

族而居 ，做最艰苦顽强的文化坚守 。

中原诗人元稹《新乐府 缚戎人》中刻画了
一

位九死
一

生的落蕃唐人形象

⋯⋯

中有一人能汉语 ， 自 言 家本长城窟 。 少年随父戍安西 ， 河渭瓜沙眼看没。

⋯ ⋯少壮为俘头被髮 ，
老翁 留居足多 刖 。乌鸢满野尸狼藉 楼榭成灰墙突兀 。

⋯⋯五

六十年消息绝 ， 中 间盟会又猖獗 。眼穿 东 日 望尧云 肠断正朝梳汉发 。近年如此思汉

者 ，半为 老病半埋骨 。 常教孙子学 乡 音 ，犹话平时好城阙 。 老者挽尽少者壮 生长蕃

中似蕃恃 。 不知祖父皆汉民 便恐为蕃心矻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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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少壮时既已落蕃的唐人 ， 境遇悲惨 。 然而他最为关切的却是怎样维系 民族文化传

统 为此付出了艰辛而又细致的努力 。 然而时光流逝 ， 当 回归无望 ，老人们又渐次凋零 ，对于

生长蕃 中的新
一代可能会数典忘祖的担忧却

一

直如影随形 。 也正是 由于不堪忍受这种恐惧

的心理煎熬 落蕃唐人最终义无反顾地选择 了 冒死逃归 。

无论是吕 温笔下的桥上遗老 ，
还是元稹诗里的落蕃唐人 ，其言行都体现遗 民群体的集体

心理 。 当这种心理不断加深 、积聚 ，
必然会产生精神能量的质变 ，从而最终会促成故地归来 、

同胞相聚 。 伯 口定千《颂司空 口号并序》 序略 云 ：

况说龙沙最边陲 ，
关 河阻隔远 明 时 。蕃戎把隘 当路坐 ，何 日 申 奏圣人知 。今遇司

空 来宣 问
，枯林滋润再生枝 。

四 面六番多 围 绕 ，
伏 恐寻常失朝仪 。 若不远仗天威力 ，

只怕河隍 （湟 ） 陷戎 夷 。请须 司 空奏论事 封册加官莫 改移 。 比至来秋新恩降 ，
山林草

木总光辉。 塞上艰莘 （ 辛 无说处
，

一心 目 断望龙墀 。

长期孤悬塞外
，遗 民所受精神折磨 自 是沉重 但无论遭遇何种 困境 ，他们从未动摇过内

心深处的信念。 当山河完聚之时 可以想象他们的喜悦与激动 。这首诗中所写 难免过分夸大

唐王朝在收复河湟中所建之功 （其实河湟回归更大程度上是西北各族人 民的 自觉选择 ） ，但

河湟百姓在经历百年流离之后 那
一

份真挚淳厚 、
不能 自 制的赤子之情 却不难从中读 出 。

正视矛盾的 自我省察

唐蕃间的激烈碰撞 ，也为更好认识各 自本身提供了契机。 玄宗后期的穷兵黩武 虽为巨

大的军事胜利所掩盖 ，但有识之士仍能清醒指出其害 。杜甫《前出塞九首》从各个角度揭露了

官场与军队的阴暗面 ，甚至发 出
“

君已富土境 开边
一

何多
”

的质问 ； 《兵车行 》则直接将边疆

上的死伤归咎于开边之策 ：

“

边庭流血成海水 武皇开边意未已 。

”

能于
一

片颂歌盈耳之际 批

判军政黑暗 ，
既需要 勇气 更反映出

一

个民族的 日趋成熟 。

伴随着河湟危机的久拖不决 ，唐王朝内部的腐败无能 、僵化落后 越来越暴露无遗 ， 朝野

上下开始正视反思 自 身的弊端 。 杜甫晚年 面对接连发生的吐蕃陷京 、
西川警报 以及仆固怀

恩叛乱事件 不断批判唐代宗君臣御敌无术 ，尤其是宠任宦官程元振 ，造成离心离德 、无将可

遣的危局 。 有关诗作全都指向唐内政之恶 ，感情极为沉痛气 杜甫身后 ，尽管唐朝内部不断有

人振臂高呼 、希图早 日 收复失地 ，然而无
一

实现 ，许多人甚至含恨九泉 。 形势的无所改观 ，越

① 参见王树森 、余恕诚 《唐 蕃关 系视野下 的 杜甫诗歌》 《
民族文学研究》 年 第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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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越引起诗人们的愤懑不满 。 中唐张籍《凉州词 》其三 ：

凤林关里水东流 ，
白 草黄榆六十秋 。 边将皆承主恩泽 无人解道取凉 州 。

此诗批判的矛头所指 在于
“

拥高牙
”

而
“

忘敌忾
”

的
“

诸将
”

们 。 元稹 、白居易《新乐府》中 ，

写吐蕃的《城盐州 》《西凉伎 》《缚戎人》等诗篇 ，批判则更为集中痛切 。 白居易言 《城盐州 》的主

旨是
“

美圣谟而诮边将也 。

”

《缚戎人》是
“

达穷民之情也。

”

《西凉伎 》是
“

刺封疆之臣也 。

”

题旨

的明示之外 诗歌本身 自有极为尖锐的指斥 。 元稹质问养寇 自保 徒知享乐的边将 ：

“

连城边

将但高会 ’每听此曲能不羞？

”

又讽剌边将虚功市宠的丑态 ：

“

缘边饱喂十万众 ，何不齐驱一时

发 ？ 年年但捉两三人 ，精卫衔芦塞溟渤 。

”

表明社会关注的重心巳 由忧虑外患之强 转为痛惜

内政之失。

中唐文人对于内政偏失的反思 所责 尚仅止于边将等臣僚 ，到了晚唐 ，诗人则直接对准

唐朝最高君主发难 。 唐敬宗宝历年间 ， 尚处少年的李商隐曾有《富平少侯》
一诗

七 国 三边未到忧 十三身袭富平侯 。不 收金弹抛林外 却惜银床在井头 。 彩树转

灯珠错落 ， 绣
■

檀回枕玉雕锼 。 当 关不报侵晨客 新得佳人字莫愁 。

此诗主 旨为讽刺敬宗的荒淫娇憨 而首句所谓
“

七 国三边未到忧
”

，则将当时的藩镇割据

与边患频仍并提 ，并
一

概归咎于人主不思进取。 清人冯浩笺云 ：

“

统观李唐全代 ，中叶以后 ，河

朔既不可复 ，
诸藩镇屡有擅命 ，

吐蕃
、
回鹘 、党项先后频入寇 ，

盖内外皆不宁矣 。 而敬宗童昏失

德 ，朝野危疑 故连章讽刺 ，
以志隐忧 。此章首七字最宜看重 。

” ①
大约 同时 杜牧也有

一首批判

更为集中 、讽刺更为痛切的 《河湟 》 ，诗云 ：

元载相公曾借箸 ，
宪宗皇帝 亦 留神 。 旋见衣冠就 东 市 ，忽遗 弓 箭不西巡 。牧羊驱

马 虽戎服
，
白发丹心尽汉 臣 。 唯有凉 州歌舞曲 ，

流传天下 乐 闲人。

河湟落蕃 ，几代君臣均曾计划收复 ，此诗所标举的唐宪宗与代宗朝宰相元载即为推动最

力者 。 然而纵然是他们 受制于唐朝 内政的总体黑暗腐朽 ，最终仍是赍志而殁。 迁延岁月 ，全

社会均沉浸于淫靡之风 所谓
“

闲人
”

，既然有元载相公 、宪宗皇帝作对照 则 明显有讽刺当朝

① 冯 浩 ： 《玉溪生诗集 笺注 》卷 上海 ：
上海古籍 出版社 年

，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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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相之意 。 李商隐的 《行次西郊作
一百韵》《咏史》等诗 无不对于历史和现实进行深刻反思 ：

“

又闻理与乱 系人不系天
”

、

“

历览前贤国与家 ，成由勤俭败由奢
”

。 这些振聋发聩的诗句 无

疑是诗人经过艰苦求索而获得的思想结晶 更代表着壮阔而又曲折的 民族碰撞 ，在带来 巨大

苦难的同时 ， 给古老的东方民族在精神上心理上最为关键的磨练与补偿。 甚至在吐蕃瓦解 ，

河湟 回归之后
，
尽管一干朝臣谀颂 ，

但是许棠 、张乔 、
于滂等唐末诗人 依然不断于诗歌 中指

出边地仍未获安的事实 。 居安思危 这是走向成熟的表现。

和谐包容的博大胸怀

兄弟民族间旷 日 持久的杀伐征战 ， 特别是由战争所带来的破坏与牺牲以及军政黑暗 、社

会不公 ， 引 起诗人们长期痛切的哀叹 ，
唐代有关吐蕃诗歌在这

一

层面所表现 出来的深沉情

感 往往易见易察 。 其实渗透在诗歌中的 ，超越民族界限 、更为成熟稳健 、博大宽容的民族交

往理念 更在根本上促成了兄弟 民族从不打不相识 、走 向更高层次的融合
一体

，更具有超越

时空的价值 。

与其他一切民族间交往所不同 的是 唐与吐蕃几乎从甫
一

接触起 ，
就建立影响深远的亲

戚关系 ， 中宗朝金城公主人藏
，
在群 臣送别公主的集体赋诗中 和好的理念一再被突出 ，

显示

出唐朝高层的诚意与胸襟 。后来尽管兵戎大举 但 目光长远如杜甫者 仍然大声疾呼
“

舅甥和

好应难弃
”

《近闻 》 。 中唐以后唐使人蕃
，
送行者也屡屡示以改善唐蕃关系的职任 ，

“

继好
”

、

“

旧好
”

、

“

和戎
”

等词语 在相关诗歌中 出现频率很高 ，都说明社会对于重建 民族友好怀有很

高期待 。从 吕温 、刘元鼎 、沈亚之等人的诗文中看 无论是唐使入蕃 ，还是蕃使人唐 ，
所受接待

都是热情周到的 。 唐穆宗长庆元年 、
二年 ，唐蕃双方再次会盟 ，

“

商量和谐
”

的理念

再获重 申 ，反映了唐蕃双方在处理民族关系时 ，胸怀都更为宽广 、 眼光也更为长远。

民族和好相处心理的成熟与认识的加深 ，到 了唐蕃关系处于结局时期 ，在诗中的反映尤

为深刻 。 大中三年 二月
， 由于吐蕃衰落 ， 当地各族人民 向往统

一

，秦 、原 、安乐三州及石

门七关来降 。 八月
“

河陇老幼千余人诣阙 。己丑
，
上御延喜门楼见之

，
欢呼舞跃 ，解胡服 ，

袭冠

带 ，观者 皆呼万岁 。 这是唐蕃关系后期的标志性事件 ，
其时

一

向关注西北边防问题的李商

隐 ’在其 《漫成五章》 其五 ） ，特就唐朝应对与处置吐蕃的历史全程进行 了 回顾与思考 ：

郭令素心非 黩武 ， 韩公本意在和戎 。 两都耆 旧偏垂泪
，
临老 中原见朔 风。

① 参见余 恕诚 、 王树森 《唐代河湟诗歌的诗 史 意义》 《学术界》 年 第 期 。

② 司 马 光主编 《资治通鉴》卷 北京 ： 中华书 局 ， 年 ，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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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抒情诗的背后 ，有着宏大的叙事背景 。 当此唐蕃角力基本上可算画上句号的时候 ，

诗人在回顾中点评唐开国以来曾有效处理西北军务的名将 ，包括战与和两个方面 ，认为郭子

仪和张仁愿 封韩国公 虽然屡立战功 ，但其本心却在和戎 ，而非黩武 。 虽字面上只提郭 、张 ，

而晚唐时期扭转边境被动局面 ， 与河陇回归有更为直接关联的名相李德裕 ， 自亦在不言之

中 。 因其在宣宗上台后即遭远贬 且被诬生事边疆 诗人辩解李氏其实亦如郭张二公 ，本意在

实现和平。 两都耆旧 的垂泪 ， 既在庆贺迟到的和平 也是向一切有功于民族和解的前辈致敬 。

李商隐的《汉南书事 》 ，也作于晚唐吐蕃衰散 、河湟来归之际 ：

西 师 万众几时回
，
哀痛天书近已裁 。

文吏何曾重刀笔 将 军犹 自舞轮台 。 几时拓

土成王道 从古穷兵是祸胎 。 陛 下好生千万寿 ，
玉楼长御白 云杯。

这也是就如何处理边疆民族关系抒情发论的诗篇 。 诗中尊崇
“

王道
”

以
“

穷兵
”

为戒 ，对

皇帝哀痛反省 ，约束边将的举措加以颂扬 认为有
“

好生
”

之德 这与《漫成五章》

一

样 ，都是在

吐蕃衰落 、唐方在边境重新占据优势的形势下 ，对边政的又一次思考 。 《尚书 大禹谟 》中云 ：

“

好生之德 ，洽于民心
”

，
原本单指治理境内之民而言 ，这里则显然包含了少数民族 。 把本质

上可以归于人道主义的
“

王道
”

、

“

好生
”

扩大推广为处理民族关系的准则 这是任何缺少理

性 、缺少历史积淀的民族所不可能有的 。 至此 可 以看到 ，唐代有关吐蕃诗歌 ，既反映了蕃汉

长斯角力所焕发的民族 自强精神 ，
也宣示了经过双边和多边战和往来所得之构筑民族和谐

关系的胸襟 。

这种胸襟并不只是高高在上的讲章 ，
而是确实体现在兄弟民族同胞的具体交流交往中 。

岑参逗留北庭期间 ，写下
“

座参殊俗语 乐杂异方声
”

《奉陪封大夫宴 》 的诗句 ，证明当时西

域各部各民族之间走动密切 、相互欣赏 ，
由汉族将领所主持的军幕中 ，竟然有如此多的边疆

民族庶众。元稹的《新乐府 西凉伎》 ，
以满是怀念的笔触 追忆了玄宗时期在西北的多民族大

联欢 。 甚至到了张议潮统领河西时期 ，包括汉藏民族在内的西北各族之间 ，依然往来无碍 、交

流深入 伯
“

阙题
”

诗中 ，写到
“

四面蕃人来跪伏
”

的场面 看似有骄矜之意 ，其实所反映

的 ，恰是和睦共处的融洽民族关系背景 。

无论是中原还是边疆 ，都已经在心灵深处将彼此视为手足同胞 所以 即便唐代民族关系

历经曲折 ，但是在社会大众那里 早已抛弃了封闭见外的旧观念 ，学会了感同身受地体验彼

① 李 民 、
王健 ： 《尚书译注》 ，

上海 ：上海古籍 出版社 年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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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的悲欢冷暖 。唐诗中 即表现出对于兄弟民族更加令人动容的关爱 。李颀《古从军行》
：

“

白 日

登山望烽火 ，黄昏饮马傍交河 。 行人刁斗风沙暗 ，
公主琵琶幽怨多 。 胡雁哀鸣夜夜飞 ， 胡儿眼

泪双双落 。

”

既用汉武帝时受命下嫁乌孙的江都王女的史事 指 出 民族战争给和亲公主心灵

上带来伤痛 ， 同时也以
“

胡雁
”

无处栖身之哀鸣 ，衬托
“

胡儿
”

落泪之伤心 ， 饱含人道主义精神

的温热度 。 大历年间 ， 由于陇右陷落 ，
通 向西域之路阻断 ，滞留唐境的客籍人员无法返 回故

土 。 他们的遭遇 ， 引起了诗人的普遍同情 。 李益 《登夏州城观送行人赋得六州歌》 ：

“

无定河边

数株柳 ，共送行人
一

杯酒 。 胡儿起作和番歌 ，齐唱呜呜尽垂手 。 心知故国西州远 西向胡天望

乡久 。 回头忽作异方声
一

声回尽征人首 。

”

由送人归中原 ， 引起军中
“

胡儿
”

对
“

旧国西州
”

的

怀念
；

“

胡儿
”

歌舞时思 乡 的表现 ，
又引起广大军士

一齐回首望乡 。

“

胡儿
”

与
“

征人
”

虽然民族

不同 但是面对
“

故国关山无限路
”

所生发 出的强烈怀 乡情绪 却相互感染 ，交融在
一

起 。 而诗

人则 由眼前的行人相送 推己及人 ，表达对兄弟民族 民众的无限体贴之情 。

吐谷浑 民族曾经雄踞青海三四百年 在中原与青藏高原的交通往来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

也是唐蕃之间的重要缓冲 。 高宗龙朔三年 ’吐谷浑为吐蕃所灭 ，贞元末 吕温使蕃期间 ，

曾遇吐谷浑部落 其《蕃中答退浑词二首 》 题下 自注云 ：

“

退浑种落尽在 ， 而为吐蕃所鞭挞 ，有

译者诉情于予 ，故以此答之 。

”

诗云 ：

退浑 儿 ，
退浑儿 ，

朔风长在 气何衰 。 万群铁马从奴虏 ，
强弱 由人莫叹时 。

退浑 儿 ，

退浑儿
，
冰消 青海草如丝 。 明 堂天子朝万 国 ，神 岛龙驹将与谁。

第
一

首是叹息吐谷浑民族眼下刚气不振 遭受吐蕃统治者奴役 ；
第二首则以严冬将去

、

冰雪消融的节序递换象寓 意在勉励吐谷浑 自强 自立 ，并暗示唐朝天子一直牵挂他们 ， 期待

着他们重新归来 。 无论这首诗歌是否带有政治性的
“

分化瓦解
”

之意 ，面对青海湖畔的古老民

族 ，诗人的同情之感与唤醒之意都是发 自 内心的 。

吐蕃长期作为唐王朝的对手存在 ，
照理说 唐朝对蕃人有理 由怀有仇恨敌视情绪 。 然而

即便是素以
“

排佛攘夷
”

著称的韩愈 ， 在距谪潮州途中偶遇配流潇湘的吐蕃降人 ，
也写下 《武

关西逢配流吐番》
一

诗 ，诗云 ：

嗟 尔戎人莫惨然 湖 南地近保生全。 我今罪重无 归望 ，
直去长安路八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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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蕃对峙 边境驻军常常会俘获对方人员 。 对于吐蕃俘虏 ，唐方
一

般是送往东南等地安

置 韩愈此处所遇即属此种 。 这位因排佛遭贬的高官 ，虽是说自身远谪之苦比起这些吐蕃俘

虏更甚 ，但是能够将哀矜的 目光投向配流蕃人 其表现出的却是
一

种超越民族恩怨的更高层

次的人文关怀 。

结 语

张岱年曾用 《易经 》中
“

自强不息
”

与
“

厚德载物
”

两个关键词 来概括中华民族的精神 。

如果说唐代有关吐蕃诗歌中所表现出的直面挑战的血性担当与不离不弃的执着守望 ，
代表

着
“

自强不息
”

的奋斗精神 ，那么正视矛盾的 自我省察与和谐包容的宽广胸怀 ， 就是
“

厚德载

物
”

的兼容品格 。二者都不是在晏平安豫的环境中轻易可得 ，都需要经过艰难困苦 玉汝于成

的锤炼 。 唐人柳宗元云 ：

“

皆知敌之仇 而不知为益之尤 ；
皆知敌之害 ，

而不知为利之大 。

”
②
唐

与吐蕃交流碰撞两百余年 ，给各方都带来巨大的震荡 ，然而 正是得益于震荡的洗礼 、苦难的

磨砺 ，
民族精神得到升华 ’ 民族心理走向成熟 ，

兄弟民族间共存共处的智慧与胸襟受到锻炼 。

这些宝贵的民族精神品质 ，最终广泛而深人地获得了 中华大家庭各民族成员的认同 这才是

稳定而强大的民族共同体所必需的根本精神资源 。

殷忧启圣 多难兴邦 ！ 明乎此 ，我们才能读懂唐代有关吐蕃诗歌的精神实质 。

本文构思与撰写之时 ，恩师余恕诚先生 已 身染重疾 ，尽管如此 他对文章的观点与 思路

仍竭尽心 力 。 年 月 日 ， 先生终于 不起 ， 未及得见文章面世。 王树森拜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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